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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老的传说里，有一个美丽浪漫的夜晚，那就是七夕。

七月初七的晚上，传说中被天河阻隔了一年之久的牛郎织女，终于在天上团聚了：彩色丝线搭成的桥在他

们脚下温柔摇曳，喜鹊们在他们的头顶快乐盘旋。在这晚的月光里，一种情愫在弥漫，在盘绕，这是人们对美好

爱情的祝福，也是有情人皆成眷属的人间渴望。

与此同时，有很多双纤纤素手向着月光摊开，有无数的女子们在月光下轻轻祈求。乞求巧娘娘能赋予她们

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让自己的针织女红技法娴熟，当然也少不了要向她求赐美满幸福的好姻缘。

于是，就有了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节日，叫作“七夕”，又叫“乞巧节”。

一

陇原之东南方向，有一个地方，名

叫天水。

天 水 之 名 ，据 称 来 自 一 个 天 河 注

水 的 传 说 ；或 认 为 天 水 之 名 得 之 于 秦

人 ，是 由 汉 水 — 天 汉 — 天 水 的 思 路 渊

源而来；也有人认为天水是所谓“天一

生水”的简称；不过我更喜欢从诗歌的

角 度 去 解 释 天 水 二 字 的 意 味 ：天 上 的

流水。

天水人也望月，也看天河，也过乞

巧节。

每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天水的孩

子们会戴上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香荷

包，手腕和脚腕上也缠了各色细线拧成

的花线。到了六月初六，孩子们就将它

们剪下来扔到房顶上。到了七月初七

早上，老人们说喜鹊会叼着花线去天河

搭桥，并把荷包带给牛郎和织女。荷包

里装有香草，代表着人们美好的祝福。

人们相信：凡是戴过花手链的孩子，牛

郎和织女都会给他们有所回赠，比如牛

郎会派自己的牛给他们耕地，使他们的

土地松软多打粮食；比如织女会给她们

一双绣花织布的巧手，使她们成为人间

的“巧娘娘”。

这期间，村里手最巧的那个人，就

用蛋壳画脸，做成一尺多高的巧娘娘，

放在堂屋的供桌上供起来——天水的

乞巧活动就开始了。人们用黄豆或小

麦生一些巧芽，用小盆或小碗盛了，端

来摆在巧娘娘面前。小孩们被大人召

集起来，坐在巧娘娘下面，拍着手唱着

歌，呼叫巧娘娘。据清水的老人讲，她

们年轻的时候，在七月初七这一天，会

相约围坐在圆桌旁边进行穿针引线的

比赛。这时的穿针引线，并不是平日的

“大眼瞪小眼”，而是有难度的：白天，要

用布蒙住眼睛；晚上，就在无灯的暗夜，

全凭手感来穿针引线。谁在相同时间

穿得最多，大家就尊谁为本年度的“巧

娘娘”。《天水民俗》中对此简介为：“农

历七月初七为‘七夕’，称‘乞巧节’，民

间传说为牛郎和织女而设。是日，姑娘

少妇陈瓜果于庭中，穿七孔针，向织女

乞巧求艺。午间，把一盆清水放于院中

生膜，投针则浮，看水中针影若呈花草

状，便以为得巧。入夜，妇女陈瓜果，邀

女眷作巧节会，小闺女拜银河、拜双星，

称为‘乞巧’。”

二

作家周伟在其《伤心的节日》一文

中介绍说：“曾经在天水民间流传的乞

巧活动，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地域

特色，仪式延续时间也很长。在有的乡

间 ，乞 巧 节 长 达 七 天 ，要 分 为 坐 巧 、迎

巧、乞巧、送巧四个阶段。”

坐巧的具体做法是女孩们会提前

几 天 将 自 己 的 房 间 或 庭 院 打 扫 干 净 ，

选 择 一 个 最 佳 位 置（常 常 是 庭 院 的 花

园 或 厅 堂），设 置 好 香 案 、供 品 ，并 将

“ 巧 娘 娘 ”的 神 像 请 出 来 安 置 妥 当 。

这 个 场 所 就 叫“ 巧 棚 ”或“ 乞 巧 场

所 ”。 从“ 坐 巧 ”开 始 ，这 个 场 所 就 变

得神圣起来。

迎 巧 则 是 在 月 上 柳 梢 时 ，姑 娘

们 会 穿 戴 整 齐 ，在 坐 巧 的 香 案 前 焚

香 点 烛 ，虔 诚 地 跪 拜 ，并 唱《 迎 巧

歌》。 歌 词 大 意 通 常 是 表 达 对 织 女

的 敬 仰 和 盼 望 的 心 情 。 例 如 ：“ 巧 娘

娘 ，驾 云 来 ，给 我 教 针 教 线 来 …… ”

她 们 相 信 通 过 吟 唱 和 祭 拜 ，之 后 的

乞 求 才 会 灵 验 。

迎 巧 之 后 ，姑 娘 们 会 进 行 各 种 乞

巧 活 动 ，即 通 过 一 些 游 戏 来 测 验 自 己

乞巧的结果（是否得到了“巧”）。最常

见的有穿针乞巧、投针验巧、喜蛛应巧

等方式。

送巧通常在农历七月初七晚上或

初八凌晨进行。姑娘们会怀着依依不

舍的心情，再次聚集在香案前，焚香祭

拜，唱《送巧歌》。歌词通常是感谢巧娘

娘 的 恩 赐 并 恭 送 她 离 开 ，例 如 ：“ 巧 娘

娘，上云端，我把巧娘娘送上天……”之

后，大家分食供品，活动圆满结束。

三

在陇上还广泛流传着一些与乞巧

节相关的民歌：

《照花瓣》：巧娘娘，快给我姊妹赐

花瓣，莫赐宝贝莫赐钱，赐个狮子滚绣

球，赐个刘海戏金蟾，赐个鲤鱼跳龙门，

赐个老虎吼上山，赐个锦鸡串牡丹，赐

个仙女提花篮，赐双巧手会绣花，花儿

红来叶子繁，赐给我一幅巧心眼，做的

饭菜馋神仙，赐个公婆懂我好，赐个女

婿懂人言，我给巧娘娘烧长香，巧娘娘

为我保平安。

《送巧歌》：白手巾绣着牡丹花，巧

娘娘要走我咋呷？多咋才见巧娘娘面，

除非明年再下凡。

中国人传统的夫妻理念是男耕女

织，中国古代的女子，也以能织善绣为

能事，这一点，在天水民歌中有着大量

的表现，如天水的武山民歌《绣桌裙》，

全 篇 描 绘 一 位 女 子 一 绣 再 绣 的 过 程 ，

为民间的绣织劳动唱了一曲赞歌。但

是 一 般 的 天 水 民 间 歌 谣 ，似 乎 把 注 意

力放在了牛郎与织女共同的节日而没

有 放 在 乞 巧 上 ，如 武 山 民 歌《四 大 景》

之 一 有 句 云 ：“ 七 月 七 ，织 女 星 ，会 牛

郎，一年一度巧成双，天河阻隔长。回

文织锦忙。”

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乞巧歌则

是：

巧娘娘，吃巧来，喝汤来。上座里

坐 的 巧 娘 娘 ，下 座 里 坐 的 是 牛 郎 。 我

给巧娘娘献鸡蛋，巧娘娘给我扎花线；

我 给 巧 娘 娘 献 梨 儿 ，巧 娘 娘 教 我 绣 花

儿……

四

天 水 麦 积 区 有 一 个 叫 作《牧 童

山》的 民 间 传 说 故 事 。 故 事 的 前 半

部 ，与 传 统 的 牛 郎 织 女 故 事 差 不 多 ，

说 一 个 牛 郎 与 一 头 老 牛 感 情 深 厚 。

不 同 的 是 老 牛 死 后 ，留 给 牛 郎 的 不 是

一 张 牛 皮 而 是 一 只 牛 角 ，这 个 故 事 ，

虽 然 是 牛 郎 织 女 故 事 的 另 一 个 版 本 ，

但 却 能 够 折 射 出 牛 郎 织 女 的 故 事 在

天 水 地 区 的 深 厚 传 说 。 在 天 水 麦 积

区 东 岔 乡 ，有 一 个《九 女 星 下 凡》的 传

说 故 事 ，也 可 以 视 为 牛 郎 故 事 的 又 一

个 异 本 。 故 事 中 的 老 牛 ，变 成 了 鹿 大

哥 ；七 仙 女 变 成 了 九 仙 女 。 但 是 从 故

事 中 九 仙 女“ 我 给 你 一 把 线 ”“ 拿 着 我

的 金 剪 子 ”等 语 看 ，她 也 应 该 是 一 个

聪明智慧的“织女”。

从以上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在天

水麦积区，古来人们就多有关于牛郎织

女的基础传说与基本想象。与这些传

说故事相应的是，在天水麦积山的石窟

中，有一个专门祭牛的“牛儿堂”，塑有

牛的塑像，当地农民称它为“金蹄银角

的牛娃”——在天水，人们似乎更喜欢

称 放 牛 的 小 孩 子 为“ 牛 娃 ”而 不 是“ 牛

郎”。在武山县水帘洞，人们至今仍祭

祀着一位勤劳善良、心灵手巧的姑娘，

但 她 不 是 天 仙 ，而 是 一 个 普 通 的 农 家

女，也是因为爱情，她拉着麻线跑到水

帘洞，然后就成为仙女了，所以叫她“麻

线娘娘”。人们的美好愿望使得他们把

“麻线娘娘”与“织女”和“牛郎”联系到

了一起。祭祀祈求心灵手巧，祈求美满

甜蜜的婚姻。

如 今 ，在 甘 肃 西 和 、礼 县 等 地 区 ，

这 一 古 老 习 俗 也 被 完 整 地 保 留 了 下

来 ，并 已 被 列 入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而 与 乞 巧 节 有 关 的 陇 上 民

俗 ，在 日 新 月 异 的 新 时 代 里 并 没 有 离

我 们 远 去 ，而 是 散 发 着 属 于 自 己 的 独

特醇香，历久弥新。

夏末秋初的夜晚，庭院里竹椅轻摇。抬头望向夜

空，天幕如洗，银河横贯南北，牵牛星与织女星隔岸相

望，明亮却永隔。忽然想起杜牧那首描写宫中七夕的

《秋夕》：“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千年前的

某个七夕，是否也有人这样仰首，让星光落进眼眸，让思

念漫上心头？

这永恒的星河，不仅见证着神仙眷侣的相逢，也映

照着人间百态。秦观在《鹊桥仙》里写道：“金风玉露一

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是对永恒爱情最诗意的诠

释。他笔下的相逢，短暂却璀璨，仿佛世间一切美好都

凝结在这一刻。然而李商隐却问：“恐是仙家好别离，故

教迢递作佳期？”他怀疑，是不是神仙本就偏爱离别，才

让相爱的人只能遥遥相望？

古人写七夕，总在欢聚的甜蜜里藏着离别的苦涩。

千年后的今夜，当微信提示音取代了鹊桥私语，我们依

然在星图中寻找那个古老的答案。只是现代人追求朝

朝暮暮，而古人却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

暮”为至高境界。或许，真正的爱情，不在于日夜相守，

而在于心之所向，虽远亦近。

并非所有的七夕都是欢愉的。对于漂泊在外的游

子，七夕反而更添愁绪。孟浩然在《他乡七夕》中写道：

“他乡逢七夕，旅馆益羁愁。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

异乡的夜晚，没有家人的陪伴，没有熟悉的习俗，只有一

盏摇曳的孤灯，映照出更深的寂寞。李清照的《行香子·

七夕》更是愁绪万千，以寻常语度入音律：“草际鸣蛩，惊

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她笔下的七夕，连天地都笼

罩在离愁之中。

七 夕 不 仅 是 爱 情 的 节 日 ，也 是 古 代 女 子 的“ 乞 巧

节”。南朝柳恽在《七夕穿针》里写道：“迎寒理衣缝，映

月抽纤缕。”月光下，女子们手执彩线，就着月光穿针，祈

求织女赐予灵巧的双手。唐代林杰的《乞巧》更写道：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据《开元天宝遗

事》记载，还有“蛛丝卜巧”的习俗，少女们将蜘蛛置于盒

中，次日观其结网疏密来占巧拙。那时的七夕，是少女

们的盛会，她们在月下赛巧、拜星，笑语盈盈。

文人墨客在这一天晾晒书籍，女子们则设香案，摆

瓜果，向织女祈求美满姻缘。这些习俗让七夕不仅仅是

神话，更是人间烟火里的温情。如今，我们不再穿针乞

巧，但七夕的祈愿并未消失。范成大笔下“双星良夜，耕

慵织懒”的闲适之趣，或许更符合现代人对这个节日的

期待。现代人或许不再祈求织女赐予巧手，但仍会在星

空下许愿，愿爱情长久，愿岁月静好。

白居易在《七夕》里写道：“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

在此宵中。”千百年来，七夕承载了太多情感，其中既有

牛郎织女的传说，也有少女乞巧的期盼，更有游子思乡

的愁绪。而今日，我们虽不再穿针拜月，却依然会在这

一天仰望星空，或与爱人共度良宵，或独自思念远方之

人。

当人们再次抬头，看牵牛织女星静静闪烁，忽然明

白，原来这穿越千年的星光，依然照亮着我们对真挚情

感永恒的向往。古诗词里的七夕，是神话，是民俗，是离

愁，也是中国人对爱情、对团圆最温柔的寄托。星河轮

转，岁月更迭，但那份对美好的向往，从未改变。


